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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是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著名作家
石英先生为之作序《进取的心态，纯情的格调》。
序文中写道：“生活、工作于汉水一角、巴山一地
的温洁以其诚挚进取的状态， 清丽健康的审美
格调，继《清水文字》和《汉水瑶》之后，又推出一
部散文新著《花势》。这位说得少而做得多，以求
新求美为奋斗目标的女作家， 总是在自己栽植
的桃李树下收获果实并力求不断改进其品质。
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 她的作品格调从本质上
说是相当坚实的，即始终保持前进向上的心态，
坚守真善美的精髓，有勃勃生气，真切灵动，不
尚高调空谈，却绝不沉迷低晦阴暗。 这既是天性
基因使然 ， 又是后天山水淘滤自我修养所致
……”

安康著名作家李春平在读到温洁的散文
时，曾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从轻盈到凝重》发
在了 2018 年 7 月 27 日的 《安康日报·文化周
末》上。 文章说:笔之所涉，心之所属。 一般来说，
散文要比小说和诗歌更直接、 更鲜明地去表现
真善美，这是别无选择、无法逃避的文学担当，
也是一个优秀散文作家的必然归途。 温洁的散
文，篇章行文紧凑，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将哲学
思辨和情感叙事有机地融为一体， 不拘一格地
去恣意书写，舒张开去又能回到原点，四方延伸
又能围绕中心，文章的收放变得更加从容，也更
加理性了。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字所具有的
艺术品格和它承载的思想重量， 也可以检视作
者从传统文化和经典作家中吸取营养的用心苦
读， 以及守护人类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坚定
信念。

李春平在评论中最后写道：从《清水文字》
到《汉水瑶》是一个从轻盈到凝重的巨大飞跃，
是从初学写作到逐渐成熟的可喜进步， 随着读
书和创作的不断深入， 生活经验和阅历的不断
积累， 我们有理由相信温洁会有更多更好的佳
作出现。

在安康文坛，有一对琴瑟相和，历久弥坚的
文学夫妻。 男的叫蒋典军，一门心思地写诗，写
出了《起奏黎明》《百年守艺人》诗集已出版，并
有不少作品散见诸报刊，入选诗文集，获得创作
奖，写成了安康著名诗人、中国作协会员；女的
叫洪妍，是汉滨区文广旅游局的副研究员，偏爱
写散文， 成了近年来安康文坛势头最为强劲的
女散文作家，公开发表散文作品四十余万字，作
品被录入二十多部文学专辑， 成为陕西省作协
会员，2017 年 4 月由西安出版社出版了 25 万字
的散文集《心灵之约》。

从安康女作家张虹给洪妍的散文集作序的
文章中可以看出，洪妍是幸运的。 她出生在山清
水秀的安康恒口地面，虽然也经历过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 70 年代初期的极端贫困，但其父学识
渊博、乐观放达，其母勤劳善良、慈爱贤淑，和睦
友善的家庭环境极好地滋养与呵护了她幼小的
心灵；尤为幸运的是，在豆蔻年华之际，因诗结
缘，她找到了美好的爱情。 这种人生的大幸运，
以及相对平安幸福的生活， 使她笔下的文字芬
芳四溢，也使她很好地保有了诗意的情怀，最重

要的是培育了她旷达的心胸与平和的心态，这
使得她为人为文都有了一种大境界、大气度！ 她
的散文情思纯净、角度新颖，思想独到、感情饱
满，忽而闲云野鹤，忽而壮怀激烈，忽而情意绵
绵，忽而智性冷静，或思或想，都能给人美的享
受与人生的启迪。

洪妍的散文作品集中体现在 《心灵之约》
中， 这是她从文二十余年来创作的优秀作品的
一次亮相，主要描写陕南的人文、民俗、自然风
光，以及作者对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第一辑为“相约汉江”。 通过对汉江及其周边自
然环境和历史人文景致的描写， 体现作者对故
乡安康的一往情深与城市发展、 保护河流的思
考。 第二辑为“行走岁月”。 作者通过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表达对祖国、家乡美好河山的深厚情
感。 第三辑为“那人那事”。 描写身边熟悉的，以
及故去的人和事，表达对先贤的敬仰和怀念，引
人深思。 第四辑为“心灵之约”，通过亲情、友情、
爱情的描写，反映作者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之情。
第五辑为“流年絮语”。 重点突出描写了作者对
人生、命运独到的思考和感悟。

张虹对洪妍的散文创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与
评价。 她说：“洪妍散文里最能体现其家国情怀
的是那渗透在字里行间的饱满激情和痴爱。 她
像行吟诗人那样热爱着祖国的大好河山， 以及
自己可爱的家乡。 那爱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有温
度，可燃烧。 ”———这段话，被洪妍用在了《心灵
之约》这本书的封底上。

“洪妍何许人，我不认识，但她的这部《心灵
之约》却折射出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即真实地
记录了作者的心灵史和情感史。 因此，洪妍的文
字是坦然的文字， 是从生活的苦乐中自觉感发
出来的，没有虚假，没有雕饰，更没有炫耀的成
分， 自然这样的文字便没有金银珠宝的华丽之
气……”（叶松铖 《洪妍： 散文是一种坦然的文
字》见《安康文化》2020 年卷）

就洪妍的散文作品，叶松铖用“坦然”二字
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点评：坦然的文字，是表里
如一的文字。 对散文而言，这样的文字是十分可
贵的， 也许它够不上雅致， 甚至缺乏圆润的打
磨，但它却具有草木的清香，露珠般的晶亮……
洪妍的散文属于后者，一路读下去，没有让你感
到惊诧的语言， 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撞击你的
心扉，一切都是和缓的、沉稳的、安静的。 这样的
文字具有内在的热度，它的升温过程是徐缓的，
文字往往于坦然的叙述中， 情感的内蕴一点点
增强。

洪妍的视角并不宽泛， 她所捡拾的大多是
眼前之景、身旁之物；她所触及的也是岁月中，
那些让她无比珍视的记挂与感动。 这些文字，在
洪妍厚厚的集子里，比重极大，或者说几乎占据
了整本书的重量。 她写汉江，写公园，写出生地；
写城市之内，也写城市之外；写父亲，也写母亲；
写丈夫，也写儿子；她既写身边之物，也写身外
之事……笔触随意， 没有绑缚的痕迹， 看似散
漫，但却至情至性，无论写景、写人，都着眼一个
情字，有情，山便有了生趣，水便有了灵性，人便
多了一份醇厚与亲和。

散文的最高境界， 就是以潜移默化之手牵
引着读者进入作者所描绘的世界， 与作者同感
同悟，从而达到灵魂的升华。 安康作家李焕龙在
他所著的《安康女作家散文评议》一书中，对洪
妍的一篇散文《相遇在诗中》进行了剖析评议。
他说他一直认为，洪妍的记叙文优于别的文体。
他也曾经多次给人说，洪妍是讲述的高手，她能
让平凡的叙述生动起来。 这篇名为 《相遇在诗
中》的记叙文，讲述了她与夫君从相识、相爱，到
结婚、生活的全过程。 故事可谓深长，生活可谓
琐碎，弄不好就成了编年史或流水账，但她却写
出了诗情画意，处处生动感人。

李焕龙在此突出地指出，该文好就好在“生
动感人”。 他用了双引号加以突出。

由一首小诗引发的书信往来和诗艺交流，
是生动；由婚后度过的幸福时光和艰难岁月，是
生动；由相同的工作内容、业余爱好，到相互体
悟、互为促进，是生动。 因为生动，才有感人的功
效。 这种“感人”，所感动的不仅仅是读者，首先
是作者。 作者在讲述每一个生活情景时，所用的
文字都是从心底流泻的感动。 那么，一对相携二
十多年的夫妻， 为什么仍然生活在互为感动之
中呢？这个问题不能用生活内容来回答。其答案
只能是：因为作者珍惜生活的每一个过程，悉心
感受着生活的细节， 所以便赋予了生活的诗意
之美，便给读者带来了入心入脑的感动。

这种由悉心感受带来的真情相爱， 能不生
动吗？ 如此知人知心知真爱的阅读，能不令人感
动吗？ 如此，李焕龙的这篇评议文章就叫《感动
了才会生动》。 自然，他的评议是要举例论证的。
这里只能点到为止。

张虹在序文里最后说：“洪妍的散文不是完
美的杰作， 但她在努力地向这个伟大的目标靠
近。 这是作者最为可贵的地方。 洪妍还很年轻，
她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笔耕不辍，而且天赋才
华，具备了攀登文学高峰的先决条件。 ”

叶松铖在他的评论中也写道：“最后， 我想
说的是，散文的收放，有情感皴染，也有技巧匠
心。 写好，写精，写出神韵之笔，对洪妍，对我们
每一个还在行走中的散文作者， 都还有一段长
路要走……”

王娟，学名冯帆，1971 年 5 月出生于陕西旬
阳县，现在旬阳甘溪中心卫生院工作，毕业于陕
西省经济管理学院，2007 年 9 月全脱产到西北
大学文学院读研，研习现当代文学，兼学西北大
学中文系本科课程。1988 年开始业余创作，曾用
王娟、 娟子等名在全国各类报刊及多种征文中
发表诗歌、散文、小说两百余篇，并多次获得省、
市级文学奖项及征文名次奖， 在陕西省区域内
产生较大影响。 已公开出版两本个人文学专集，
为陕西省作协会员。

作为一个业余作者， 王娟的作品数量并不
是很多， 但却都是她为生活中某种事物所打动
的真实情感流露， 注重表现情感世界的纯美与
恬静， 把对人生抒情的向往与感伤的依恋描画
得玲珑剔透而隽永绵长。 可以说，王娟的散文精
美、耐读、好看。2001 年 12 月由陕西旅游出版社
出版的散文集《红颜知己》就是例证。

读《红颜知己》，这样一些怦然心动的语句
徐徐走来：“我总在生活的背后， 营造着美好的
气氛。 正因了这份情致，让我的心灵显示着温馨
与希望； 让我们之间默契如风静泊于心……有
一段距离让我细细思念， 有一种遥远难舍的情
趣让我牵挂。 在清越的孤独里，情感如战栗于碧
草间晶莹剔透的凝露而诱人悸动/我轻盈的脚
步叩响你们的心扉……”（见《红颜知己》自序）。

在这里， 语言与意象的优美娟秀似乎并不
是主要的， 素材雅洁的情感流动似乎更能摇曳
与建构我们的解读。 读到“心中始而如一地怀揣
着一种情愫，让温润的感情伴我年年岁岁、岁岁
年年。 在我淡泊的生活中，每天都安详如水。 我
不羡慕比我富有的，也不嘲笑比我贫穷的，因为
每个人都有引以骄傲的东西， 我的骄傲就是心
中这份情致和情趣， 正如我相信爱情是个季节
上的东西，每个季节都有她的美丽和辉煌，是不
同音韵不同凡响的。 我想用自己的语言歌咏着，
歌咏着重重叠叠的尘风思绪， 歌咏着平凡实在
的情感， 使看到这种语言的人们和我一样淡泊
安详地生活”时，想到最多的就是她“安详如水”
的心绪与姿态———她热烈奔放地爱着， 爱着父
母，爱着朋友，爱着风云际遇的友情，爱着自己
的家园及其丈夫与孩子，这种爱可以纵横恣肆，
一泻千里，可以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因为这样，

在作家王娟的生活运行中， 她是井然有序而又
富饶生动的。

其实，早在 2003 年 7 月 25 日《安康日报·
周末》创刊 500 期上，王娟的一篇创作谈《曾经·
已经》 就表明了她对文学的感知：“我这个纯粹
的女人，用曾经的痕迹安详如水地生活，在现实
的封面， 留一段时间的指纹等待命名， 与此同
时，将我的文学呈出来，把依旧保留的符号伸向
辽阔而虚无的天宇。 一道道沉重的目光给了我
最朴实的暗示，真诚的心灵就是天使的翅膀，习
惯于红尘中，缺乏激情的对白。 对于文学一样，
把真诚奉献出来 ， 在寂静的平面 ， 等待未来
……”

人生往往会在不经意间， 在某个十字路口
有风一样的细节改变了生活的内质和容颜 。
2007 年初春， 王娟听朋友说西北大学文学院在
秋季将招收一批在职研究生，她按捺住心跳，立
马去咨询招录的条件并通过了报考资格。 于是，
在那个初秋，她作别了孩子和故土，作别了年老
体衰的双亲和荒草肆虐的老宅， 朝书写华乐韵
章的西北大学奔去……在学生公寓的暗室里，
她寻找尽快切入城市的入口， 那些散落一地的
彷徨、怀旧和措手不及，等待她的整理和销毁，
直叫她鼓起勇气迎头追赶。 于是黎明破晓前的
早班车，高高载着她从北校区到南校区，夜幕下
的晚班车，又高高载着她从南校区返回北校区。
常常在教室的走廊里相遇一些稚嫩的大学生，
他们每每侧身躲过她的鲁莽， 回眸一笑带着敬
爱的娇态，她知道这种丰厚的待遇，绝对来自她
年长他们很多的缘故。

以上这段文字来自王娟的一篇随笔 《陋室
王侯》，收录在《人在“旅途”———百家作品精选》
一书。 她在文章后面所附的“作者感言”中写道：
“我仅仅是对生活做着打捞的工作，所以谁说我
是个搞创作的人，我会汗颜，因为创作是一项神
圣而艰辛的事业，不仅要有对文学的无限钟情，
还要有厚实的文字功底和一定的文化天赋，这
几点，我都是欠缺的，或者是不彻底的。 可我，坚
持了二十四年， 是什么力量支撑我在这条路上
孜孜不倦地小跑？ 我以为是生活，是生活给我装
上了一颗蓬勃悸动的心和一双深情张望的眼
睛。 我的心满是温暖和渴望的气泡，我的双眼也
饱含着我及我们的喜怒哀乐， 然后用一种倾诉
的方式娓娓道来……创作的过程， 这唯一可以
独享的东西，或许令自己快乐，也或许令自己痛
苦，却从此具有了专有的个性，这一点，就具有
非同凡响的意义。 ”

对于李爱霞，笔者是熟悉又不熟悉。 熟悉的
是早在二十多年前， 她在旬阳一个乡镇中心校
当老师时曾给我写过信， 投过稿， 我也曾回过
信，编过稿。 以后她调进了安康市在汉滨高中当
老师。 而我于 2003 年创办 《安康日报·科教周
刊》后也编审过她的文章，同时也在不同的报刊
上读到过她的诗文。 不熟悉的是， 至今未有交
集。 只是从她发表文章和出版的文集中的“作者
简介”上知道其人。

（连载二十九）

这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事了， 我们几十个初中学生
下乡帮助农民割麦子，其实并不受欢迎，也难怪，这群十
四五岁的县城里的学生蛋蛋，有的还没有麦垛高，有的还
偶尔尿床，大多是面黄肌瘦的，又有多少力气去干农活？

这里地处鄂西北和陕南交界处，地广人稀物乏，九分
山一分地，山势连绵，石头嶙峋，林木茂密。也只有在这难
得的平坦的“一分”平地，农民才宝贝似的种上麦子，成为
一年饭食里的珍品。他们过年时走亲访友的礼品，必有大
白馍馍一对、并在大馍顶端用红粬点上一点、以示吉祥。
其它的地大都是山势大于 45 度的山坡地、 俗称挂牌地，
只能种些产量低、但耐干旱、耐贫瘠的红薯、荞麦、燕麦、
包谷之类农作物来努力填饱肚皮。

天没有大亮，就糊里糊涂起床，得爬几里的山坡，来
到个宽敞点儿的略略平缓的麦地，顾不上喘口气，也顾不
上抠一下眼角里、鼻孔里、耳朵里的秽物，便攥紧镰刀排
成一字长蛇阵， 在凉水公社磨沟大队革委会李主任带领
下，以部队建制的民兵班、排为单位分块包干割麦子。 那
个时候说备战备荒为人民，往往一个教学班就是一个排，
一个学习小组就是一个班，而一个年级就是一个民兵连，
连长、排长和班长是得冲锋在前的。待到这一大块麦子收
割完了， 得用一把带根的青涩的稗子、 麦子秆秆绕成绳
子， 把倒地的麦子连秆绑成梱子， 再一穗不少地扛到头
顶，顺着山道原路返回。

麦梱硕大，压到头顶，腰弯成了 90 度，两条细腿早开
始打战、汗水因层出不穷一直是热漉漉、水汪汪的，手掌
一摸一大把摔出好远，好在重心靠后、下山黄土路砂岩路
青石路蜿蜒跌宕，顶不济了一屁股坐下却不会摔个筋斗。
麦子是不可以摔的，山间小路两侧大都是荆棘丛生，柿子
树、核桃树密布，人摔不坏，可散落的麦子捡拾得费时费
力，尤其是傍晚时刻。

中午一般都是好时刻。“好钢用在刀刃上”，李主任看
看我们这些娃娃兵， 一本正经地给我说明得重视农忙时
的饭食，吃得饱才能干得好。 担着挑子送上来的午饭，都
是由大队统一安排、指定农户做的。一般都是人均一个新
麦面大约一斤的馍馍，南瓜汤大木桶两桶，下面稠、上面
还飘着五颜六色的油花花。长身体阶段的我们，一月的商
品粮口粮标准是 30 斤，一顿饭半斤粮食都不够，哪里见
过这个号称杠子馍的一斤重的巨物？早上是空腹，几个小
时干下来早就弱不禁风了。

新麦面馍馍吃起来甜丝丝的格外喷香， 片刻工夫风
卷残云，大碗喝汤、填充满肚里或许有的空隙。 那次我们
这一组先割到山顶， 看到崖头几树野李子像跳棋的玻璃
珠子大，男女同学如狼似虎、奋勇出击、一扫而光。我是副
连长兼排长，好歹算个头头，平日里得维持威信、讲个面
子，没去跟他们抢。 正有点儿失落，突然发现身旁乱石缝
冒出了几根野蒜， 于是毫不客气地拔出来塞到嘴里嚼得
高兴，却立马肚子痛得冒汗、忍着，直到午饭送来了才有
了精神。

午饭真好！
晚饭哩，得有技巧和智慧。傍晚，待我们屁滚尿流、跌

跌撞撞地背着大麦梱，到了打麦场，往场坝上一丢，都会
一屁股坐地， 就势倚着麦梱喘粗气， 开始思念和想象晚
饭：一般是新麦面做的面条，菜虽然只有一碗捣碎了的野
蒜青椒加盐水，但很香。 男同学们一拥而上，围着大铁锅
不怕烫不怕挤地往自己碗里捞得满满， 不怕汤水溅到女

同学惊叫， 也不怕自己攥筷子捞面的手指头太深入大铁
锅而烫得褐红。 待女生们也一一盛好开吃了，我才出动，
快速地捞上半碗饭，三两口倒在嘴里，再从容地走近此刻
寂寥的大铁锅，这次捞得也是满满，找个房后屋檐下僻静
处慢慢地享用。同学们一般都能吃饱，至于动作慢的比较
斯文的同学，那就要赌运气，没有谁能保证第二碗时大铁
锅里还有稠的。

可怕的是连阴雨。 农民和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空前的
一致，都把连阴雨当作最凶恶的敌人。 农忙时的连阴雨，
只能在屋里死等天晴才能出工。 淅淅沥沥的雨那时是没
有诗意的，成熟的麦子在地里会发芽，收回来时淋雨了的
即使有地方晾，但雨天里空气水分重，往往也会继续生麦
芽子。那个年代是没有机械烘干的，只能用原始的劳作方
式把麦梱子摊开、散放在雨淋不了的房屋的角角落落，就
连放置大队李主任母亲棺材的茅草棚里， 也把收回的麦
梱薄薄地摊放在棺材盖上，一会工夫就冒出淡淡的水汽，
老人见了不以为忤，她见了我们还微微笑哩！

然而， 收回的见了雨水的麦子不管不顾地还是发芽
了。

我们响应号召，专门从县城来到乡下，帮助收割了麦
子、豌豆、油菜什么的，但是有规定得每人每天交一斤粮
票、二角二分钱给大队，再由大队统筹，有的会发放给我
们所寄宿的农民手里。比如现在大雨不停下着，我们不干
活了但是仍得吃饭， 农民自己吃饭， 也不能不管我们吃
饭。几十个同学散落在上十户农民家里雨天里发呆，但是
不能回县城里的家，因为“学农”的任务尚未完成。 这样，
寄宿的农民这一家家底和与你的生熟关系就很重要了，
具体表现在你吃得咋样。

生了芽的麦子做成颗粒没有完全细碎的饼， 无论在
锅里干烘做熟，还是直接把这饼状捏成馍馍块状，放到柴
火灶里、用发红的柴火灰覆盖焖熟，都是极品。 问题在于
不干活的我们，面对贫瘠的农民家庭，只能是吃自己的定
量标准，想一想，那个半斤粮食重的又经过脱水柴火灰烤
干处理的饼或是馍馍，也就是个拳头大小，只能是填个牙
齿缝缝，同时还没有了尽饱的南瓜汤。

这个叫做民兵排的教学班我带队， 我和 4 个男生住
一家， 女生按我的请求另外集中住宿在大队部、 以防意
外，她们伙食由大队革委会李主任家里管，差不了啥。 差
的是我们这些散落在几处寄宿的， 菜是绿绿的新花椒泡
盐水， 筷子蘸一下有个味道就行， 反正是来受教育锻炼
的，待几天也就走了。饭是煮成一锅粥，里面新麦子，发芽
的麦子什么的。新麦子好办，我们用手搓、用石磨碾，还用
擀杖在案板上擀，把麦粒从麦芒里赶出来；可发了芽的麦
子不好办，既不能擀、又不能碾，得用手剥、用手搓，直到
最后这些变成大小不规则的颗粒及其进嘴的晚饭。

房东农民穷，就他一个劳力，两个女娃没有灶台高，
一个病老婆哼哼唧唧一天到晚在床上， 偶尔起床做个啥
也飘飘摇摇的， 额头上早晚系个大白格子手帕有点儿瘆
人；铁锅生红锈了，只有半个耳朵，酱油醋瓶子一个都没
有，用过了的猪肉罐头的铁罐罐，现在做成了盐罐罐，早
就见了底， 发黄的水渍依附在铁罐壁上， 外面墨绿色的
“军用罐头”几个字倒还清晰。给同学分配住宿时，一看这
家没人来，心里叹口气，硬拉着几个关系铁的同学背起背
包来了。 李主任笑笑，说他真想你们来哩。 我买了 8 分钱
一斤，颗粒大小不一的两斤大青盐，先把罐头瓶子添满，

然后再考虑自己肚皮。黑瘦的他干巴巴望我笑，听从了吃
干的不如吃稀的建议，做饭前当我的面，把麦子称秤、足
量， 还不时冒雨去地里摘几个青南瓜蛋蛋， 剁碎丢到锅
里，想让我们吃饱点。

怎么吃得饱呢？
那天下午不到吃饭点，闲着也是闲着，躲着雨高一脚

低一脚先去大队部看看女生情况， 她们叽叽喳喳地盖着
被子围坐在通铺上吵着说着，像是开家长会，说的都是家
长里短的，有位还不慌不忙在打毛线手套什么的，见了我
也只是翻了下眼皮。看来个个都健康活泼，不像我比较萎
靡。再应邀来到紧挨着的李主任家，女主人丰盈、利索，后
边厨房见到一大锅麦粒粥稠稠的冒泡，煞是羡人！比我大
两轮的李主任胡子黢黑、眼露精光，说来一碗、反正女娃
子们吃不完。他身后陪同来的同学、这个女兵班的班长俊
平，也使劲地点头，她的盈盈秀目充满了同情与关切，估
计，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来了一大碗，后
又来了一大碗。

肚子真有这么大？
终于等到天晴，也见到久违了的杠子馍、南瓜汤，我

和同学们并肩战斗，还提前一天完成了收割任务。李主任
拍拍我消瘦的肩膀表示满意，给我们排的鉴定意见里，还
多说了我怎么“以身作则、吃苦耐劳”几句。最后上面加盖
磨沟大队革委会公章时，印泥有点儿干，还是听了我的建
议，滴了两滴紫药水融进去才算盖好。

返校后，班主任和中学革委会委员，先在大教室里表
扬我在她去县上参加路线教育培训班走不开时， 带领本
班，不、本排同学圆满地完成了学农任务，受到贫下中农
好评、并且安全返回。接着，又把我叫到办公室，眼镜往桌
子上一丢，直奔主题、厉声批评我“偷吃”有损干部形象，
她叹口气、近乎哀婉地说你真让我失望呵！说当有个女生
反映这事时，她根本不相信，马上以学校革委会名义拨通
凉水公社革委会电话， 那边了解情况两天后的答复吞吞
吐吐的，也就真相大白了；马上不惑之年的她，眼角似也
亮晶晶的，本来，之前她找我谈过话，说好好锻炼、争取早
日成为全年级第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我很羞愧、也很悲愤，自己一直学习那些意志坚强的
共产党员， 也时常勉励自己成为年龄相仿的少年英雄王
二小、雨来、刘胡兰、张嘎们，怎么当时怎么也抵御不了那
金黄黄麦子， 那细碎的发芽的喷香的稠稠的麦子———金
子似的粥饭？

那些时日， 每逢学校组织观看 《红色娘子军》《红灯
记》《奇袭》和南斯拉夫《桥》时，那些坏蛋形象负面人物，
总让我产生联想、加重了思想负担，常把自己关到小阁楼
里、在一本残缺不全的明嘉靖年间的石印本《聊斋志异》
里寻找情绪，直到新学期端起课本学习鲁迅《孔乙己》、都
德《最后一课》时，才慢慢淡化了。

不用考试升到高中，学制仍是两年，再上山下乡、进
乡下的水泥厂、考上大学翻过秦岭去省城，一晃过去多年
了，伴随着改革开放、乡村振兴、人民富足、社会发展这时
代进步的轰鸣。去年秋天途经这个县这一块地，动车沿着
高架桥在山谷间疾行，依稀可见远山上一片一片的金黄，
首尾相连、流光溢彩、洋洋大观，该是核桃树、柿子树林致
敬秋天， 礼赞生命完美的绽放———我以为， 这仍然是麦
子，真的，那远去的麦子轰轰隆隆作响。 灵崖胜境 王世维 作


